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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丽江市永宁区域摩梭话中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 
 

 Alexis Michaud（米可）1 拉他咪•达石2 
 

提要：  

本文描述永宁摩梭话中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永宁摩梭话中的一些特征，若它们在当地汉语方言(西

南官话)与汉语普通话中不存在，那么这些特征就有濒临消失的趋势。本文作者在不同语言程度的摩梭

人群中进行了调查比较。第一节描述声调：摩梭话的声调系统很丰富，并且其中几个重要特征正是濒临

消失的典型例子。第二节描述音位：声母与韵母。通过这些分析，将能进一步了解今天该语言音位系统

已渐趋简化的具体情况。 

关键词: 永宁摩梭话（永宁纳语），声调，音位对立，濒临消失的对立，同年龄段 

前言 
本文描述有关永宁摩梭话(也被称为永宁纳语，纳西语东部方言永宁土语等)中濒临消失

的声调与音位。永宁位于云南与四川的界限（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永宁摩

梭话属于汉藏语系，它的名称包括“永宁纳语”与“纳西语东部方言”，这里按照云南省

政府确定的族群称呼“摩梭”将此语言称为“永宁摩梭话”。 

关于摩梭人（纳人）的人类学、历史、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著作相当丰富：

可参考郭大烈、和志武的作品①，拉他咪• 达石主编的论文集②以及国外学者的一些作

品③。语言学研究方面，可以参考李丽（Liberty Lidz）的博士论文④及米可与向柏霖的

两篇有关音位，声调与语音历史的论文⑤。 

永宁坝是周边各少数民族集会地。永宁市场至今对当地经济还起着重要作用，如周围

彝族、普米族等经常来永宁做买卖⑥。摩梭话虽受到其它语言的影响，但相对而言，永

宁还是属于较单纯的摩梭话地区：因从元朝直至解放前期，永宁土司一直为摩梭人

（纳人），所以摩梭话在永宁占重要地位。至解放前，以普米语或其它语言为母语的

族群都必须学习摩梭话，而摩梭人多半却不是双语者。所以较其它方言地区，永宁摩

梭话受其它语言的影响应算是相当少⑦。 

在今日永宁，语言转用现象（从摩梭话到汉语）非常明显⑧。本文所列举的是永宁坝平

静村（扎美寺附近）的摩梭话。 

摩梭音位对立的濒临消失有两种基本条件： 

（i）在西南官话、普通话中都没有此对立， 

（ii）此对立的功能负荷量不高。 

本文所参考的资料于 2006-2009 年间收集，共去了四次。此文参考了五位摩梭合作对

象的资料，分属于三代人：F4 是一位出生于 1950 年的女士、F5 是 F4 的媳妇、F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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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的一个侄女，M21 是一位出生于 1945 年的先生，M23 是他的幺儿（调查时的年

龄：35 岁）⑨。上述对象可以划分为三个语言能力组： 
（i）“摩梭话言能力完整”，仅包括六十岁以上，没有长期外地生活经历的人士。 
（ii）“双语能力”，年龄一般处于二十岁与六十岁之间的人士⑩。 
（iii）“语言能力残缺”的年轻人，汉语能力明显比摩梭话能力高。 

因为摩梭话的声调系统很丰富，且其中几个重要特征正是濒临消失的典型例子，所以

本文首先在第一节较详细地讨论声调。其后第二节讨论声母与韵母。 

1. 声调 

1.1. 摩梭话声调系统的结构 
永宁摩梭话的声调在语音表现方面较简单，在音系学方面却比较复杂。有学者曾指

出，永宁纳语（摩梭话）的变调现象有一部分跟语法有关11。声调变化在摩梭话语法中

确实起重要的作用。因为此现象较为复杂，所以本节中在所难免地采用了一些相当复

杂的理论。本文首先介绍摩梭话声调系统总的结构，再论述这一结构在汉语影响下所

正在走向的趋势。 

永宁摩梭话有三种平调（level tones），即：高 H(igh)、中 M(id)、与低 L(ow)。一个音

系短语（phonological phrase）的末尾音节可以有一个平调，H、M 或 L，也可出现一

个由两个平调组成的声调：LM 或 MH。 

表 1、2 分别介绍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词汇调（lexical tones）12。应特别注意：在语

法等方面很接近的方言通常在声调系统方面会有相当大的区别（如：汉语普通话与西

南官话很接近，但它们的声调语音价值很不一样），所以应记得，本文介绍的永宁摩

梭话声调系统与落水、左所、拉伯等地的方言会有相当大的区别。 

此处将声调注在词右上角，如[buLM]‘猪’的声母为/b/，韵母为/u/，声调为/LM/。13 

摩梭话声调与汉语声调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摩梭话中，一个词单独的发音不完全

能反映它的调类。如：lɑM‘老虎’，kʰv̩L‘狗’，ʐwæ#H‘马’的声调不同，但单独发

音时，它们都有一个简单的 M 平调。换言之：M、L 与#H 这三种调类在单独发音时经

过中和化（neutralization）。所以表 1 除了注明单独发音以外还注明单词后加所有格

（possessive）助词[bv ̩]时的声调，也注明了单词在句子（1）中所载的声调。所有格助

词[bv ̩]本身无声调。句子（1）中的连系动词（copula）却有一个词汇调（ lexical 
tone），即低调：/ŋiL/。 

(1)  [ʈʂʰɯM  ____________ ŋi ]  ‘这是 ____________ 。’ 

 指示代词  （单词） 连系动词    

在句子（1）中，我们不标示连系动词[ŋi]的声调，因为这个连系动词的声调是根据前

面的词而发生变化的：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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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用符号‘+’来表示名词与后加虚词的界限。如：表 1 中供给关于调类/LM/的信息

为：单独发音的声调为 LM，加所有格助词或连系动词的声调为 L+M。以‘猪’这个词

为例：[buLM]‘猪’，[buL ŋiM]‘……是猪’，与[buL bv̩M]‘猪的……’。 

句子（1）中指示代词[Mʈʂʰɯ]的声调不发生变化，所以表 1 中不需要标示它的声调。 

表 1. 摩梭话单音节词的声调：单独发音；加所有格助词时的情况；加连系动词时的情

况。 

例词 声调 单独发音 +所有格助词 +连系动词 
lɑ M  ‘老虎’ M M M+M M+L 
kʰv̩ L  ‘狗’ L M L+M L+LM 
ʐwæ#H ‘马’ #H M M+M M+H 
hwɤ MH  ‘猫’ MH MH M+H M+H 
bu LM  ‘猪’ LM LM L+M L+M 

 

在世界的语言中，这种情况，即：不同声调在单独发音中的中立化（neutralization；汉

语也称为“中和化”）是相当普遍的。日语东京方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汉藏语系中

也有类似例子，如：普米语，木里水田话等14。 

摩梭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当中要掌握不一样的声调规则：在汉语中，除了“轻音”
（如：‘蚊子’中的‘子’失去了其独立的声调）与少量的声调变化以外（如：三声

+三声变成二声+三声），每个音节有其独立的声调，而句子中的调类与单独发音的

调类是一样的。汉语官话偏向“字调”类型：“字调”系统中，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

声调不起语法作用（我们所知的最典型例子是越南语）。在汉语影响下，摩梭话很可

能会向“字调”系统发展。由此可以推测，在现代环境中，如表 2 所介绍的复杂变调现

象就将濒临消失。 



永宁摩梭话中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  -  米可、拉他咪•达石   4/12页 

表 2. 摩梭话双音节词的声调类型。粗横线区别了与单音节词调类对应的五种调类（在

粗线之上）与其它六种调类。“美元”符号（$）代表一个音系短语（phonological 
phrase）的结束。“加”号（+）代表名词与其后虚词的界限。 

声调：单
词的调值 

声调：音
系调类
（词汇层
次调） 

+所有格

助词 
+连系动

词 
例子

音系分析 单词发音 词义 

[M.M] M M.M+M M.M+L / ɬi.mi M / [ ɬiM miM] ‘月亮’ 
[L.LM] L L.L+M L.L+M / kʰv ̩.mi L  / [ kʰv ̩L miLM] ‘母狗’ 
[M.M] #H M.M+M M.M+H / ŋi.mi#H / [ ŋiM miM] ‘太阳’ 
[M.MH] MH# M.M+H M.M+H / hwɤ.li MH#/ [ hwɤM liMH] ‘猫’ 
[L.M] LM L.M+M L.M+L / bu.mi LM / [ buL miM] ‘母猪’ 

[L.M] LML L.M+L L.M+L / bu.ɬɑ LML / [ buL ɬɑM] ‘公猪’ 
[M.H] H$ M.M+M M.M+H / hwɤ.mi H$/ [ hwɤM miH] ‘母猫’ 
[L.M] LM+#H L.M+M L.M+H / nɑ.hĩ LM+#H  / [ nɑL hĩM] ‘纳西’ 
[L.MH] L+MH L.M+H L.M+H / i.ʈʂæ L+MH / [ iL ʈʂæMH] ‘腰部’ 
[M.L] ML / L# M.L+L M.L+L / ʁu.dzi ML / [ ʁuM dziL] ‘藏族’ 
[M.H] MH / H# M.H+L M.H+L / ʁæ.ʈv ̩ MH / [ ʁæM ʈv ̩H] ‘脖子’ 

 

表 2 中非常突出的一点：H 调存在与词配合的四种不同方式。对这四种配合方式的标

注分别为 H$, H#, #H 与 MH#. 

(i) “后漂 H 调”：#H 调类拥有一个在词单独发音时不出现的 H 调。例如：#H
调类型词 [giM zɯM] ‘弟弟’与 M 调类型词[guM miM] ‘妹妹’在单词发音时有着

相同的声调（两个音节都载有 M 调），但如果其后有连系动词存在，则前

者的音调类型结果为[giM zɯM ŋiH]‘…是弟弟’（声调类型：M.M+H），后

者的音调类型结果为[guM miM ŋiL]‘…是妹妹’（声调类型：M.M+L）。我

们对此现象的分析为：[giM zɯM]‘弟弟’拥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后漂”的 H
调，它只在与后一个词的首音节能结合时才出现。在于漂浮调结合的过程

中，不同性质的虚词有着不同的表现。如：连系动词一律都可以与漂浮调结

合，而所有格助词则不可以与漂浮调结合，漂浮调 H 消失。 

(ii) MH#调类为结合调，其中 M 部分一律在词汇词末尾音节上，而 H 部分根据

后一个词的语法性质，或者可以移动到那个词上，或者留下在其原来的位置

上（即词汇词末尾音节）。它在上文（1）中的句型里有着与#H 调类相同的

声调排序，即 M.M+H，但 MH#调类的单词发音为 M.MH，如[hwɤM liMH] 
‘猫’。在 MH#调类中的 H 调是一个 MH 结合调的一个部分。换言之，我们

的了解是：MH#为一个 M 到 H（中到高）的结合调。它的结合处为词汇词

（lexical word）的末尾音节。用非洲语言专家的写法15，可以写作 M*H，此

处的“星”号（*）标示先结合的声调：在声调与音节结合的过程当中，M 调

先与末尾音节结合。而 H 调有两种可能：如果后一个词允许的话，H 调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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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词的首音节结合，但如果后一个词不允许这么结合的话，H 调就在跟

M 调同一个音节上出现。 

(iii) H$调类为“音系短语末尾 H 调”（prosodic-phrase-final H tone）。它在句子

（1）的调值跟上论的#H 与 MH#调类（i-ii）相同，但 H$调类在单词发音时

拥有 H 调。如：[hwɤM miH]‘母猫’，[hwɤM miM ŋiH]‘…是母猫’。H$调类

的 H 调一律出现在音系短语的末尾音节上。 

(iv) H#调类为“词汇词末尾 H 调”。单词发音与 H$调类相同，但 H#调类不存在

移动或漂浮现象：其 H 调固定在词的末尾音节。如：[ʁæM ʈv̩H ŋiL]‘…是脖

子’（H#），这里的 H 调不移动到连系动词上，这不同与 H$类，如：

[kv ̩M ʂeM ŋiH]‘…是跳蚤’16。  

这种情况下，除了每个调类的组成平调（如：H、M、L、MH）以外，还需要注明平

调与音节的结合如何。为了确定一个词属于哪个调类，必须听到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

的发音。需要深入地掌握这个语言才能理解它的声调。 

以下 1.2 节考验“双语能力”年龄段人士对摩梭话声调系统的掌握：他们开始失去上述

的一些调类。本文也讨论这样的损失对整个声调系统的影响。 

1.2. 摩梭话声调系统中濒临消失的特征 

1.2.1. 不反映在单词调上的调类容易消失 
据本文作者的考察，语言能力不完整的人士容易忽略不反映在单词的发音上的调类对

立。如：本文第二作者的姓发音为[lɑM tʰɑM miH]（汉语译音：“拉他咪”）。上文已有

解释：从这样的单独发音上（单词发音）无法确定这个词的调类是“词汇词末尾 H 调” 
H#（固定在词的末尾音节上的 H 声调）还是“音系短语末尾 H 调”H$。为了进一步了

解这个词的声调是前者还是后者，需要参考它在其它语境中的发音。例如复数后加/ɻ/
是没有独立的声调的虚词，[lɑM tʰɑM miH]加上这个虚词时的结果为[lɑM tʰɑM miM ɻH]（意

即：“拉他咪家族 ”）。这一现象明确表示：“拉他咪”这个词中的高调的音系本质

为 H$而不是 H#，因为此处的 H（高调）移动到了音系短语末尾，即复数后加。依据

本文所采用的注音方式，“拉他咪”这个词的标准音位写法为/lɑ.tʰɑ.miH$/，其高调与音

节的结合方式如下： 

H 

lɑ tʰɑ mi 

H 

lɑ tʰɑ mi ɻ 

而未得到声调的音节就出现一个 M（中）调，这样就产生了[lɑM tʰɑM miH]“拉他咪”、

[lɑM tʰɑM miM ɻH]“拉他咪家族”这样的不同发音。 

而一些双语者摩梭人将“拉他咪家族”发成[lɑM tʰɑM miH ɻL]，按照正规摩梭话发音，这

应算是一个音误，而这个音误源于该词的单词发音：双语者在汉语影响下难免会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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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母语中的声调通译为字调，并以字调的配合方式来对待摩梭话的声调：此处，他们

将 H$调类（音系短语末尾 H 调）错误地分析成 H#调类：/lɑ.tʰɑ.miH#/（固定在词的末

尾音节上的 H 调），因此将 H 调放在词汇词的末尾音节，/mi/。而在他们的发音中，

复数后加/ɻ/得到一个 L（低）调是因为摩梭话声调系统中的一个总的规则：同一个音系

短语中，在一个高调（H）后面只能出现低调（L）。 

总言之：在语言能力不完整人士的音系系统中，“后漂调” 与“音系短语末尾调”有最

高的濒临消失危险率。从这个角度来讲：濒临消失危险最高的对立为 LM 与 LML 调类

的对立，因为这个对立只在很特殊的语境中才出现。例如： /bu.miLM/‘母猪 ’与
/bu.ɬɑLML/‘公猪’属于两种不同的调类，但它们在多数语境中还是载有相同的声调，

如：单独发音时，其声调排序都为 L.M（即[buL miM]，[buL ɬɑM]），即使后面有连系动

词也是相同的声调排序：[buL miM ŋiL] ‘……是母猪’，[buL ɬɑM ŋiL]‘……是公猪’。 

只有在后一个词是无独立声调虚词的情况下，LM 与 LML 调类的对立才能表达自己：

这种语境中，LML 调类的最后成分（即 L 声调）移动到虚词上。以所有格助词为例：

[buL ɬɑM bv ̩L]‘公猪的……’的声调排序不同于[buL miM bv ̩L]‘母猪的’。前者的[L.M.L]
声调排序反映‘公猪’这个词的词汇调类（LML）。后者的[L.M.M]声调排序的前两个

调（L. M）来自‘母猪’这个词的词汇调类（LM），而它的第三个调（M）则为虚词

在声调缺失的情况下而得到的，换言之，这里的 M 为“填补调”（default tone）。 

在 F4（“语言能力完整”的一位摩梭人）的发音中，LML 与 LM 两种调类的对立十分

清楚，而更年轻摩梭人（如 F5）的发音中，这两个调类则合并为 LM。 

1.2.2. 调类的简化对声调系统结构的影响：以复合名词中的声调变化为例 
上述调类的简单化，给整个声调系统结构带来巨大变化，因为声调在摩梭话语法中起

重要的作用。以复合名词为例：组成复合名词的两个名词共同决定复合名词的声调，

但这一组合调其声调不是通过简单的无变调结合方式（也可以称为“串联方式”）而

产生的。 

表 3 根据 F4 的发音，按照两个组成名词的声调，介绍摩梭话复合名词的声调。每横行

分别介绍构成复合名词的第一个名词（起限定作用的名词；英文：determiner）的调

类，每竖列介绍第二个组成名词（中心词；英文：head）的调类。 

复合名词后加上连系动词时，如果连系动词所载有的声调不是其词汇调（即 L 调），

则表中会在“加”号（+）后注明连系动词在该复合名词后所得到的声调。井符号

（#）标示复合名词的末尾音节。高点（°）符号标示复合名词的第一个组成部分（起

限定作用的名词）的末尾音节。 

如果对同一个发音可以有两种不同分析，则第二种分析放在括号，如：‘猪（的）

背’发音为[buL gv ̩M dv ̩M]，这既可以分析为一个简单的 L 调类所产生的声调排序，又可

以分析为一个 LM 调类所产生的声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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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a. 永宁摩梭话复合名词的声调。第二个组成名词为单音节词。 

调类  LM M L #H MH# 
 加连系动词 L+M M+L L+LM M+H M+H 

LM L+M LM LM+#H LM+MH#
M M+L °L #H L# (LM#) #H L# (LM#) 
L L+LM L #LM (LM#) 

#H M+H H# #H °L 
零调 M.M+L °L #H °L  °L 
#H M.M+H °H (H#) °ML 

MH# M.M+H MH# H# 
H$ M.M+H #H H$ #H °H 

LM# L.L+M L°M °LM 
L# M.L+L ML 

L+ MH# L.M+H L+ H# L+ MH# L+H$ 
L+ #H L.M+H L+ #H L+ H# L+ #H L+H# 

L L.M+L LML L LML L+MH# 
LML L.M+L LML 
H# M.H+L H° 

 

表 3b. 永宁摩梭话复合名词的声调。第二个组成名词为双音节词。 

调类 M #H MH# H$ LM# L# L+MH# LML H# 
 M.M+L M.M+H M.M+H M.M+H L.L+M M.L+L L.M+H L.M+L M.H+L 

LM LM LM+#H 
(L+#H) 

LM+ MH# 
(L+MH#) 

LM+H$ 
(L+H$) 

LML LM+H# 

M 零调 #H MH# H$ #L °ML #L H# 
L #LM LM# #LM LM# #LM LML #LM 

#H H# #H °H H$ °H H# °H H# 
零调 零调 #H MH# H$ °L °ML °L H# 
#H H#   H# °H 

MH# MH# M°H 
H$ #H 

LM# °LM #H L°ML °LM L°ML °LM L°ML °LM 
L# ML 

L+ MH# L+ H# L+ #H  LMH  L+ H# LMH L+H# 
L+ #H L+H$ 

L L L+ MH# LML LM°ML LML 
LML LML 
H# H° 

 

表 3 较复杂，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如此丰富的系统肯定很难学习。其实，在日常语言

中，表 3 所介绍规则的出现率很高，所以它们不算很难学17。但为了掌握好这些规矩，

还是需要分清上述的词汇调类（见表 1、2）。如果一个“双语能力”的人受汉语“字

调”系统的影响，掌握表 3 中的变调规则反倒比较困难，因为复合名词的声调排序跟

其组成名词的单独发音有一定的距离。下文分析一个典型的例子。 

M23 为“双语者”摩梭人。他将‘绵羊（的）鼻涕’发作[juM ŋiM gɤM]（每个音节都载

有 M 调）。这个复合名词由 L 调类的名词/juL/‘绵羊’与 M 调类的名词/ŋi.gɤM/‘鼻

涕、鼻子’组成，按照标准摩梭话的发音（如：F4 的发音），这个复合名词应有一个 
[L.L.LM]声调排序：[juL ŋiL gɤLM]。（这个复合名词的每个音节都载有一个 L 调，而末

尾音节也得到一个 M 调，因为一个音系短语的声调排序不能仅仅由 L 调组成。）M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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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并不采用表 3 中所介绍的变调规矩：他简单地将‘绵羊’与‘鼻涕’两个词的单词

发音（英文：pronunciation in isolation/citation form），即[juM]与[ŋiM gɤM]，串联在一

起，就构成了[juM ŋiM gɤM]。 

此处，两个名词的单词发音与由这两个名词结合的复合名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单独

发音分别为[juM]，[ŋiM gɤM]，复合发音则为[juL ŋiL gɤLM]（标准发音）。‘绵羊’这个

词在词汇层次上有一个 L 调：/juL/，而这个 L 调虽然在单词发音中都不出现，但按标

准摩梭话的声调系统，它影响着整个复合名词的发音。因为这样的变调现象在汉语

（西南官话与普通话）中不存在，所以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汉语的摩梭人容易将标准

变调现象简单化为简单的声调串联方式。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分析此种语言变化现象，关键一点在于摩梭人对这类“错误”发

音的看法。任何语言中随时都存在有不同变种，但真正的语言变化则必须该群体接受

新的发音。如果偏离的发音收到他人的批评或嘲笑，让“犯错误”的发音人感到惭

愧，他则会恢复标准的发音18。但在今日永宁，据我们的调查，虽然老一代意识到语言

转换情况，但是他们将汉语水平的提高看得比摩梭话水平重要得多。所以他们的态度

比较宽容，因此摩梭人在很大程度上忍受像上述的“错误”的发音，也容易接受汉-摩
梭混合用的现象。这种情况下，语言的变化会相当快。 

2. 声母与韵母 
永宁摩梭话的音节结构简单：(C)(G)V，此处的 C 为声母，G 为半元音，V 为元音。 

2.1. 濒临消失的辅音/l/，/ɬ/，/ʁ/与 /ɻ/ 
表 1 介绍永宁摩梭话的辅音。 

 双唇音 齿音 卷舌音 软腭音 小舌音 声门音

爆破音 pʰ p b tʰ t d ʈʰ ʈ ɖ kʰ k g qʰ q  
赛擦音  tsʰ ts dz  

tɕʰ tɕ dʑ 
ʈʂʰ ʈʂ ɖʐ    

鼻音 m n ɳ ŋ   
擦音  s z 

ɕ ʑ 
ʂ ʐ  ʁ h 

边音  ɬ l     
接近音   ɻ    

2.1.1. 理论推测 

汉语不存在的音位包括/ɻ ʁ ɬ ɳ b d ɖ g dz ɖʐ dʑ/。清浊对立在摩梭话中功能负荷量很

高，所以，浊爆破音与塞擦音/b d ɖ g dz ɖʐ dʑ/虽然在汉语中不存在，但在摩梭话中目

前并没有濒临消失。而接近音/ɻ/既在汉语中不出现，在摩梭话音位系统中也处于较边

缘的位置：/ɻ/是摩梭话中独一无二的接近音，并且它的出现率很低，所以它消失的可

能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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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音/ɻ/在摩梭话中有两种作用。 

（i）它可以独立成音节，如：多数后缀的发音为/ɻ/。 

（ii）它可以充当韵母，如：/ɻwæH/‘叫、喊’。 

虽然多数后缀/ɻ/在长篇语料中的出现率较高，但/ɻ/这个音节在词汇中的出现率很低。/ɻ/
韵母仅可与两类韵母结合，/æ/与/wæ/，构成两种音节：/ɻæ/与/ɻwæ/，不能与其它韵母

结合，如：不存在诸如/ɻi/、/ɻu/、/ɻv/、/ɻɤ/、/ɻɯ/这样的组合。总之，/ɻ/的功能负荷量

（functional load）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濒临消失的危险。 

2.1.2. 调查实证 

以上述三类年龄群的发音情况为证： 

（i）语言能力完整的语言能力组（如 F4）的发音中，/ɻ/、/ɻæ/、/ɻwæ/三种音节全部出

现。 

（ii）M23（年龄：35 岁）可以视为有双语能力人士的代表性例子，他的发音中，/ɻ/音
节与/lɯ/已发生混同：复数第一、二、三人称代词不是像 F4 所说的标准/njɤM ɻL/、
/nuM ɻL/、/ʈʂʰɯM ɻL/而是/njɤM lɯL/、/nuM lɯL/、/ʈʂʰɯM lɯL/。与 M23 同年龄的 F5 的发音

中，/ɻ/与/lv/̩的混乱正在发展，如：她将“方形”/ʐv̩M ɻH/发成/ʐv̩M lv̩H/。而声母/ɻ/也跟其它

音位合并，如 M23（同本文的第二作者）将‘叫、喊’/ɻwæH/发成/lwæH/。后者（/lwæ/音
节）原来在永宁摩梭话中不存在的音节，所以/ɻwæ/>/lwæ/这种变化不引起词汇层次上

的混同。M23 与 F5 将/ɻæ/音节简单化为/ɻ/或/læ/，如本文第二作者将多数词缀/ɻæ/发成

/ɻ/，而将双音节词/sɯ.ɻæM/ ‘桌子’, /ʈʰæ.ɻæML/ ‘书’与/kʰwæ.ɻæMH/ ‘毡子’发成/læ/。这些变

化的结果是声母/ɻ/的全部消失。另外一位同年龄的摩梭人，F5（35 岁）还是能发声母

/ɻ/可是这个声母在词汇中的分布不是很明显的了，一些词的/ɻ/声母已经换成了一个别

的声母。如：F5 将‘剑’, /ʁæ.miM/, 发成 /ɻæ.miM/。不常用的词容易被忘记或记不清：剑

这个物品早就不在使用，基本上只有在故事或宗教仪式中才会提到‘剑’，所以 F5 不会

经常有机会听到更圆熟的发音人的标准音，也大概一般不会自己采用这个词，得到更

圆熟的发音人的纠正。在其它的词里面， /ɻ/被 /l/所代替，如 F5 将‘平’/ɻæLM/发成

/læLM/。总而言之，在 F5 的发音中，虽然/ʁ/与/ɻ/的对立还存在，可是它正在濒临消

失。 

（iii）语言能力残缺的年轻人已损失了上述的音位对立。如：F6 给我们当发音人时是

十九岁的高中学生，她将/l/，/ɬ/，/ʁ/，/ɻ/四个音位都简单化为/l/，发音相当于汉语里存

在的最接近的类似音。所以对 F6 来说，/liM/ ‘看’ 与 /ɬiM/ ‘耳朵，月亮’是同音词。/ʁæ/
与/ɻæ/音节已简单化为/læ/。 

2.2. 濒临消失的音节结构：以鼻音为例 
永宁摩梭话有以下几个鼻音韵母：/ĩ/, /ṽ̩/, /ɑ/̃, /æ̃/, /w̃ɤ/, /ũ/与/ ɻ ̃/。这些鼻音元音与口腔

元音有对立，可是这种音节结构在摩梭话中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前五个只出现在/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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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所以鼻音元音的功能负荷量不是很高。而且这些音节非常不像汉语的词。所以

对摩梭话能力不完整的人来说，这些音节的鼻化不容易掌握。双语者的发音中，这些

音节零星地发生变化：如 M23 将/dʑi.hv ̩̃#H/ ‘衣服’发成/dʑi.ŋv̩#H/（等于鼻化移到声

母），而其它词（如/hv ̩̃.hv ̩̃M/ ‘炒’）保留原来的结构，即/h/+鼻音元音。 

2.3.发音及听觉中一个脆弱的音位对立 
永宁摩梭话中，[ɿ]与[ʅ]为/ɯ/元音在擦音与塞擦音后的变体，如/sɯH/ ‘知道’的发音为

[sɿ]，/ʂɯMH/ ‘剥（皮）’的发音为[ʂʅ]。音节/zɯ/，/sɯ/，/dzɯ/，/tsɯ/，/tsʰɯ/在音系方面

不同于以/i/为元音的另一套音节：/zi/，/si/，/dzi/，/tsi/，/tsʰi/。但两套音节在语音价值

方面很接近，如/sɯ/与/si/不容易区分出来。例如/si#H/ ‘木头’的语音价值为 [siM]，接近

于/sɯH/‘知道’的语音价值：[sɿM]。双语者虽然还可区分这两套，可是对它们在何种词汇

上的分布就不是很清楚了。我们曾提问：某一个词的发音是类 似 ‘木头’那一类的，还

是‘知道’那一类的（意思是：/si/还是/sɯ/）。除了标准发音人 F4 外，所有发音人有了

一些困难：F5 还是可区分两套，而 M23 则基本上将两套发成一样的了，而只有在特别

注意时才意识到它们的区别。 

这种情况下，语言容易发生变化，如 M23 在经过考虑后告诉我们，‘桌子’ (/sɯ.ɻæM/)这
个词的头音节属于‘木头’（等于/si/）这种发音，这种考虑所导致结果是：他的发音为

/si.ɻæM/，不同于标准发音/sɯ.ɻæM/。我们认为，他有这种的说法的原因是基于民间词源

理论（folk etymology）：M23 因基本上不记得元音为是/i/或/ɯ/，但他考虑到桌子是木

头做的，所以就（错误地）分析这个词的头音节为‘木头’，/si/。 

 

小结 
众所周知，语言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采集语言工作，意义非常重大。记录今天还

存在的口传文化，如谚语、故事、民间传说，以及一些有关传统手工业及农业活动的

传统用语，将会对语言学、人类学研究及民族语言的传承等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以上有关于“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的观察将对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起到帮助作

用：发现了一个语言的结构中具体有哪些部分有濒临消失的危险，就可以更加留意描

写这些较脆弱的语言现象。 

 

 

附录：术语 

词汇调：lexical tone。一个词在词汇层次上的调类。 
声调排序：tonal string。一个句子或短语的声调。如：[giM zɯM ŋiH]‘…是弟弟’这段话的声调排序为

M.M.H。 
结合调 ：由两个平调组成的调类，如：LM（由低与中组成），MH（由中与高组成）。 
单词发音：citation form, pronunciation in isolation。 
音系短语：phonological phrase。 
填补调：default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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